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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鱼之乱

作者：苏童
    那时候我还没长大，要是长大了这些事情也没有了。人在十四、五岁上会迷上一些乱七 八
糟的事，譬如打架、踢足球、写诗歌甚至闹恋爱，对那种年龄来说，反正都不太好，但迷 
上了有什么办法呢？总得发生一点大事小事的，这也是一种历史。
    那时候我跟圆脑袋的阿全玩过一阵，后来他迷上了咕咕乱叫的鸽子，人整天恍恍惚惚 的，
他总是找我，让我给远在东北的伯父写信，邮一袋小米来。他说鸽子离不开小米，东北 出
产小米而且价钱便宜。这我也知道。我没写那封信，主要是当时还不懂为朋友两肋插刀这 
个道理，还因为我讲给别人听伯父住在东北并非自找麻烦事，而是为了突出我家亲戚遍布全
国各地。后来阿全问过我，“我送你一对‘灰雨点’怎么样？鸽笼我也会钉，我家阁接上有 木
头。”我拒绝钻他的圈套，没要他的破鸽子破鸽笼。你说鸽子有什么好玩的，除了会飞， 跟
拉屎生蛋的大母鸡有什么两样？
    我没想到自己以后会迷上金鱼，如果阿全长着和我一样的脑瓜，他凭什么不可以说，金 鱼
有什么好玩的，除了会在水里游，跟他的会在天上飞的鸽子又有什么两样？现在想想，我 
要是觉得养金鱼那段历史让人伤心的话，首先要埋怨我姐姐，是她最早把金鱼这玩意装在盛
满水的塑料袋里带回家的。那时候她正和一个开运输卡车的小司机谈恋爱，小司机非要送给
她金鱼，我姐姐也没办法拒绝，她对这做法既不高兴也不讨厌。她把那四条金鱼放进一只大
搪瓷碗里就忘了这码事，那笨丫头连金鱼要吃东西都不懂。四条金鱼在搪瓷碗里别别扭扭地
游了二天，我把它们搬进一只用来和煤饼的碳缸里，还掰了一块饼干进去。大概就是从那一
刻起，我意识到自己在养鱼了。
    你没法忘记那种叫五彩珍珠的金鱼的模样。一色蟹壳黄的背上洒了蓝、白、黑点子，流 线
型的丰腴的身子，硕大的柔软的四瓣长尾，实在美丽异常。也许就是它们改变了我的部分 
天性，我想我应该每天起早到铁道那边的大水塘子捞鱼虫了，就像每天骑着车扛着长杆纱兜
从街上经过的鱼王阿福一样。
    鱼王阿福养了三十年金鱼了。他开始养鱼那阵子我还没出世。但我曾经亲眼看到阿福在 他
家院墙上拉铁丝网，把他家搞得跟集中营似的。据说经常有偷鱼人夜里翻上阿福家的墙 
头，把水池里的鱼悄悄舀走。也不知道阿福怎么想出拉铁丝网这一招的，街上人都说他养鱼
养疯了，我走过阿福家那条窄弄堂时，停下来好奇地看着墙上忙忙碌碌的阿福，当阿福阴沉
沉的目光狐疑地扫向我时，不知怎么我往后缩了缩，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声，“你家铁丝网通 
电吗？”他先没搭理我，见我半天不走，突然怒不可遏地朝我吼，“滚开，以后再到这里转 
悠，当心老子卡死你们。”
    阿福真他妈是个怪物，你见了他就会觉得情绪很低落。
    我每回越过铁道去大水塘子捞鱼虫时，都能看见木排上阿福瘦小的身影。他是个极其贪 婪
的人，他上了木排就要把木排缝里的鱼虫掏个精光，我拎着新缝的纱兜经过他的身边时， 
阿福很吃惊，“你来干什么y我为了表示对他的成见而一声不吭。他似乎明白过来，疑惑地 自
言自语，“你也养金鱼y有一回我从大水潭子回家，刚把鱼虫放进鱼缸，猛地发现阿福闯 到了
我家楼上，眼睛直直地瞪着我的“五彩珍珠”。当我意识到他是来跟踪我这个“小偷” 时，不禁
又气又羞，嚷嚷起来，“阿福，你滚，你给我滚。”阿福让我推揉着也不走。他双 手扒着鱼
缸，脸上带着迷茫的神情问我，“这么好的‘珍珠’，你从哪儿偷来的？”
    我受了回污辱却发现了自己的金鱼是宝贝。要知道鱼王阿福对别人的鱼从来不屑一顾。 也
因为这个，我对姐姐的那位小司机崇拜起来。我问过许多关于他的情况，但我姐姐不喜欢 
受这样的盘问，她皱起眉头推开我，“我的男朋友关你什么事？小大人，讨厌死了。”我猜 那
个小司机没准是从动物园的金鱼馆里搞来这鱼的。
    那段时间里我带了好几个同学上门，目的就是让他们欣赏欣赏我的鱼。他们有的确实看 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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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揉眼，有的却装出一副鱼王派头，似乎并不把那四条鱼放在眼里，这多少有点可恶，但 
我也原谅了他们。每当有人问起鱼的来历时，我总是神秘地一笑，说，“你猜呢？”我当然 不
能告诉别人沾了姐姐的光，让人编出一些神奇的盗鱼经历才有趣呢。
    记得是一个骤雨初歇的黄昏，我从学校一溜小跑回家，刚把雨衣挂上墙，一回头便发现 窗
台上的碳缸空了，鱼没了，几丛墨绿色的水草孤独地缓缓浮动着。我的心一下凉了，脑子 
里闪过一个可怕的想像：刚才就在我昏昏欲睡地听语文课时，有个小偷趁着下雨，沿着墙外
的铁皮水管爬上二楼，把四条“五彩珍珠”给偷走啦！我跺着脚发狂地嚷了句什么，把里屋 睡
觉的姐姐吵醒了，她死样怪气地呼噜着，“人家上夜班呢，大惊小怪吵什么？那几条破鱼 统
统让我还掉了。”“还掉了？为什么还掉了？”“我跟小周吹灯拔蜡了，当然要还掉 了。”“吹灯拔
蜡为什么要把鱼还掉？你个臭丫头！”“你个笨蛋，你懂什么？”我姐姐气 愤地从床上跳起来，
冲我连珠炮地喊，“既然跟他吹了，他的唾沫星子都不能留一滴，金鱼 怎么可以留在家里？
那鱼没准是他偷来的呢！”
    我颓丧地把那只空缸摇了摇，我没想到姐姐还会把金鱼还给那个小司机，这前前后后算 怎
么回事呀？
    我知道我喜欢上金鱼了。连着几天夜里我梦见了金鱼，而且在梦中“哇啦哇啦”地喊了 起
来，原先我生性厌恶小动物，母亲每见我用脚把产蛋的老母鸡踢得半空乱飞时，总要摇头 
叹气，说我是个狠心肠的孩子。这回他们察觉到我身上的变化，显然一阵欣喜。我母亲在吃
晚饭时温和地告诉我，“明天你到阿福家去舀几条鱼回来，我跟他说好了。”我将信将疑， 去
阿福家？去阿福这老混蛋家要鱼吗？
    也许阿福给了我母亲天大的面子，他住在这条街上，就是天皇老子也得服我母亲的居委 会
管辖。但我对阿福是否肯送鱼给人还是将信将疑。那天我去敲阿福家门时天快黑了，敲了 
半天，才听见一阵拖拖沓沓的木履声，随之是一声怒喝，“你是谁？”我胆怯地哼了一声。 我
们街上人都知道阿福最痛恨别人敲他的门。
    阿福没让我跨进他家神秘的院子里。他一手拉着门，一手将一只断把的搪瓷缸子递出 来，
前后过程连屁都不放一个。缸子里有四条黑乎乎的小鱼，我一时没认出来那是“水泡” 还是“龙
种”。只见四条鱼的尾巴都又短又小，而且有两条是三瓣的。我心里顿时充满屈辱 感，回头
朝阿福家砰然关上的大门唾了一口。但是我不够豪气，没舍得当场把鱼倒在那里。 刚出阿
福家的窄弄堂，迎面碰到了讨厌的圆脑袋阿全。我怕他又缠我给东北伯父写信要小 米，就
扭转头走。阿全死乞白赖地凑过来唠叼了一番鸽子换小米的事，然后朝缸子里瞥一 眼，“又
是四条破金鱼，有什么好玩的？明天来看创我的鸽子吧。我用‘雨点’跟人换了对 ‘蓝脖’。”我
一声不吭地绕过他木桩似的身体，那会儿我怕人看出自己有点可怜。
    第二批金鱼我没让同学参观过，它们比起过去的“五彩珍珠”确实差远了。我甚至怀疑 自己
有没有耐心伺候它们到变色、产子的时候。紧接着进了梅雨季节，所有养鱼人都变得提 心
吊胆起来，因为黄梅雨一下，他们的宝贝最容易死掉。每天在大水潭边捞鱼虫的养鱼人都 
在互相报告自己的不幸，“昨天又死了两条，他妈的鬼天气哟。”然后用手比划一下，“这 么大
的水泡啊。”然后摇摇脑袋，悲伤地叹口气。只有阿福静静地朝木排缝里伸着长杆纱 兜，脸
上露出些鄙夷的神色。只要有人问起阿福，“阿福，你死没死鱼？”他便向你翻个白 眼，“你他
妈报什么丧？我要眼巴巴看着鱼翻肚皮，买块豆腐撞死算了。”于是问话人也向 阿福翻个白
眼，，嘀嘀咕咕地走了。
    我没想到阿福送我的几条丑鱼也会长漂亮。其中两条“朝天龙”，眼睛已经开始往上 翻，小
尾巴在水中甩着扭着，越来越肥大。小鱼会长成什么模样阿福事先该知道吧？你别说 他的
内脏还不是驴肝狼肺的。此后我遇到阿福，开始对他咧嘴笑了。他的脸紧了紧，也对我 露
一个笑脸。但好像又意识到对我笑是浪费表情，匆匆地便骑车过去了。他骑车的时候把那 
根长杆纱兜扛在肩上，晃晃悠悠的。在此后我又开始邀请同学上门参观，“朝天龙”好惊 人，
他们从没见过金鱼的眼睛有朝上长的呢。我很骄傲地把鱼放在手掌上逗弄两秒钟，再放 下
水，这样鱼死不了。但表演这个显得挺玄，很能镇人。
    直到现在我想起那两条“朝天龙”的命运时，还心疼得直咬牙。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个半 客
人：一个胖汉子和他的胖儿子。胖汉子是我父亲单位上的头头，他在跟我父亲喝茶穷聊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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胖汉子的胖儿子趴在我的鱼缸上看得入了述，没准还用指头杵了杵鱼背。后来这该死的小胖
子摇摇摆摆跑过去对胖汉子说，“爸，我要那花花鱼。”就是这句话给我惹了场大祸。第二 天
我父亲当着我面把两条“朝天龙”装进一只大茶缸里，说，“儿子，这两条鱼送我啦。” 我醒悟
过来，尖叫着上去死命抢住那只茶缸，我父亲又说，“赔你一块钱怎么样？算我买你 的。”我
连连摇头说，“不卖不卖，谁让你拿我的鱼去拍马屁y我父亲这下发怒了，他给了 我一巴掌，
怒吼道，”我看这金鱼把你脑袋搞昏了。”接着他高高举起那只抓着茶杯的手， 一只手把我推
开，蹬档地下了楼。
    从此阿福给我的“朝天龙”就从鱼缸里消失了，只有那对黑乎乎老是长不大的“丹玉” 还在。
我想我父亲记忆力要是不错，他现在会为这件事后悔的，为那两条鱼我足足哭了一 天，嚷
了一天，嗓子哑了。你们想想，要不是太伤心，一个男子汉有这么哭的吗？
    有一种金鱼叫做“蓝丹凤”的，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？好像那是个外国种，但我们街上 都传
是阿福第一个培养出来的，依我看阿福有可能搞出什么大事的。他一年到头泡病假，一 天
到晚泡在鱼池边，什么稀罕鱼种鼓捣不出来？
    阿福出名了，阿福自己还不知道，他从不去注意别人，以为别人也不注意他。他大概也 不
懂得名气这玩意会给人的生活变些花样。有一天一辆黑轿车神气活现地挤进阿福家的窄弄 
堂，一路鸣着喇叭。我们正好放学，追着轿车起哄。从轿车里下来两个穿呢制服的中年汉 
子，气色都很好，他们一点也没注意围观者，其中一个开始用肥笃笃的手指敲阿福家的大 
门，大约过了三分钟，院里响起了木屐声，阿福把瘦小的脑袋探出来，看见门口的轿车时，
眼睛茫然地瞪大了，嘴角神经质地牵动了一下。阿福受惊了，如果那两条汉子不主动跟他握
手，他多半以为公安局找到门上来了。

    来客进去了好久。在外面听“壁脚”的人可以判断他们是站在院子里，你怎么细心也辨 不出
阿福的声音，也许他根本就没说话，只是瞪着眼睛看那两张迅速掀动的嘴唇。终于来客 出
来了，看见他们涨红脸一副恼羞成怒的样子，外面的人就叽叽喳喳起来，阿福家门口一时 
变得像自由市场一样热闹。黑轿车开动之前屁股后面冒出一股烟，阿福的脑袋又探出来，愣
愣地看了会那冒烟的车屁股，一动不动。
    这事情有一点神秘色彩，后来我听说那天的黑轿车是从市委大院开出来的，要买阿福的 “
蓝丹凤”。不知是美国总统还是日本首相要到我们这古城来访问，需要在市委会客室的茶 几
上放一缸最讨喜的“蓝丹凤”。外电介绍那位来宾酷爱金鱼。你瞧瞧连市里都知道阿福养 鱼的
名堂了。但是阿福在整个过程中一声不吭，逼急了说是根本没有“蓝丹凤”这玩意，逼 得实在
不行了他蛮横起来，说即使有“蓝丹凤”也不给日本人看。这是有道理的，听说阿福 的老爷爷
是让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的。
    你说阿福到底有没有“蓝丹凤”呢？我倒是希望他有，也希望他觉悟高点贡献给市里。 他把
市委大院的人气个半死太不对头啦，我父亲常说养鱼是小事，小事不能误了大事，这话 可
是充满哲理的。你有“蓝丹凤”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有什么？给美国佬和自本鬼子看看又有 什
么？
    几天后我看见阿福又爬到他家院墙上去了，他嫌过去的铁丝网不结实，又用粗铁丝加 固，
阿福不时用眼角余光瞥一下墙边围观的人们，那神态有点怪，多少有点心怀鬼胎的样 子。
    我们那里的养鱼人习惯把“丹玉”视为贱鱼。当我家的鱼缸里只剩两条“丹玉”无精打 采地摇
尾巴时，我已经没有养鱼的兴趣了，那阵子我迷上了航空模型，因为操纵着小鸟似的 飞机
模型时也有飞上天的轻飘飘的感觉，那两条“丹玉”是怎么脱掉鲫鱼色渐渐变红的，我 不清
楚。那年暑假父母打发我提着水果糕点去乡下看外婆，一个多月回来，我发现窗台上的 鱼
缸长满了青苔，那两条“贱鱼”竟然把我镇住了。天知道他们怎么披上了一层火红火红的 颜
色，像两朵火烧云一样在水里游动，简直光彩夺目。我琢磨“丹玉”变色没这么快，也许 我走
之前它们肚子下已经出现了浅红，只是我没注意，我差不多把它们忘啦！我的鼻子莫名 其
妙地微微发酸，大概是被那个不起眼的小生命给感动了。
    于是我又开始越过铁道去大水塘子捞鱼虫。经过街心圆脑袋阿全家，正好看见阿全的身 子
探出他家阁楼，用手拉掉鸽笼门。那群灰灰白白的鸽子“轰”地飞上天，鸽哨“嗡嗡”响 着，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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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宁静的天空搞得乌七八糟。现在阿全见到我不再问“信写了没有哇？”这句世上 最讨厌的
话了。他趴在阁楼上用恶狠狠的目光看我，淡眉毛还一颤一颤的。我根本不在乎这 套。我
始终认为阿全那些鸽子全是“下三烂”，别人不要才赏给他的，不配吃那种金灿灿的 东北小
米。
    为了小米的事阿全到我家来过。他站在我的鱼缸前说道，“你的鱼真漂亮，比我的鸽子 还
漂亮，”我听着这话笑了，他的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。我始终没理睬他。有一天阿全终 于
吃不住了，对我骂骂咧咧起来，他像土匪似的揪住我的衣领说，“你怎么老是不死不活的 样
子？没见过你这样又奸又滑的混蛋。”我想，这下好了，你骂我我就更不会给你去要东北 小
米了。饿死你那群王八鸽子才好。阿全直直地瞪着我，见我不想和他打架，跺了跺脚， “你
等着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”
    我知道阿全这小子肚肠角落里都埋着馊点子。但我想不出来他能怎么收拾我。他人比我 
瘦，力气比我小。直到有一天回家我姐浇嚼着陈皮梅告诉我，鱼缸里有一条“丹玉”翻肚皮 
了，我猛然想起了阿全对我的恫吓。我心中又悲凉又气愤。阿全那狗日的怎么把鱼弄死的 
呢？这天我姐浇在家里，她说阿全确实来过我家东张西望的。但她发誓阿全没把手伸进鱼缸
里掐死那条“丹玉”，只是在那里站了几秒钟。我看着水上浮着的几粒细小的白屑，顿时明 白
了，阿全那狗日的趁人不备，把他的头屑搔到鱼缸里去啦。这事可窝囊到家了。那是我自 
己为了炫耀学问告诉他的，鱼吃了人的头屑马上肚皮朝天。
    我死也忘不了阿全这狠心狗肺的一招，照理我应该找上阿全干一仗的。我一点也不怕打 
架。后来街上没发生这事，是因为我突然觉得事情前前后后主要是我的错。在渐渐灌进夜色
的窗前，我捧着脑袋胡恩乱想，也许我早就应该给东北的伯父写封信，让他寄点小米给阿全
那群鸽子吃上几顿。
    第一次看到神秘的“蓝丹凤”是在冬天。
    那天我路过阿福家的窄弄堂，猛然听见一阵奇怪的惨叫。阿福光着脚站在墙头上，拉扯 着
被绞开的电网。他好像在骂人，但因为过于激动而语不成调，听不真切。别人围过去，离 
他有几尺远，倚着墙朝阿福挤眉弄眼，吵吵嚷嚷的。看看阿福的脸青得实在可怕。
    阿福的金鱼又挨偷了。是六条神秘莫测的“蓝丹凤”。墙上一人高的铁丝网对偷鱼人没 起什
么作用。墙下有人说，想偷还在乎那铁丝网吗？阿福悲伤而狂乱的目光突然落在墙下一 条
死金鱼身上。他翻下墙，把死鱼摊在手掌心上，呆呆地看。我眼睛一亮，也凑了上去。老 
天，这就是稀罕玩意“蓝丹凤”吗？那鱼长得奇，浑身一片沉沉的靛蓝，上面布满五色云絮 般
的花纹，比什么鱼都鲜亮都可爱。我想像不出它游在水里该有多美妙多动人。但是要知道 
这只是一条死鱼，是偷鱼人慌乱中掉在地上的。我闻到一股恶浊的腥臭味，不禁后退了几 
步，倚着墙说不出话来。后来我看见阿福把死鱼摊在手掌上进了院子，脚步踉貂跄跄的。这
回他忘了把两扇黑漆大门关上，周围的邻居一下子拥上去，堵住了门，大家都把头往里探，
好奇地观赏院里一只换大大小小的鱼缸鱼池鱼盆鱼罐。
    “一、二、三…　”院里鱼缸真多，有人开始认真地数了起来。阿福家门口人太多，我 没能
挤上去，所以直到现在，我也不知道阿福家院里有多少鱼缸。
    后来阿福出现在铁道边的大水潭时，吸引了所有过路人的目光。据说他疯了，但又不太 像
疯子，不知怎么回事。你在木排上看见他时，像撞见了一尊被风雨摧坏的泥塑，没有生 
命，但让你的心砰然一跳。他的黄色瞳仁固执地扫荡着来来往往的养鱼人，没准是想找出偷
走“蓝丹凤”的贼。他带着捞鱼虫的大纱兜出来，却把它摞在岸上。长杆纱兜横躺在路面 上。
人们走过的时候都抬腿，小心不让自己踢着阿福的竹竿。
    阿福坐在大水塘边，真的像一尊泥塑，你要是见到他，会停住默默地打量，可不要跟他 说
话，阿福至今还是不喜欢跟别人说话。他沉默的时候眼睛就像秋天起雾时一片灰蒙蒙的天 
空。你要是见到他心中也会象秋天一样地起雾。
    后来阿福的鱼全死光了。院墙里的鱼缸一只换底朝天，摞在一起。冬天的日子很长，阿 福
经常坐在鱼缸底上晒太阳。
    我不骗你，贱鱼“丹玉”能活得老长老长。我那最后一条“丹玉”就在鱼缸里游了老长 老长时
间。前年我还在北京上学，圆脑袋阿全突然闯来找我，他已长成一个男子气十足的漂 亮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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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，说话举止显得潇洒而有修养。他不经意地跟我说，国庆大典要放飞一万只鸽子，其 中
有他的五十只。就这样他被什么信鸽协会邀请到北京来了，到时候没准还要请他上观光台 
呢。
    你瞧阿全养鸽子养出名堂了。养动物养畜牲养出名堂来的可不多啊。
    我请阿全去西单的洞天餐厅吃西餐，吃着吃着问起阿福来。阿全不加思索地说，“还是 那
样，疯子，疯得跟别人不一样，”在喝鸡杂汤时，阿全突然放下勺子对我说，“对了，你 家里
让我转告，那条金鱼死了，说是自己从鱼缸里跳到地板上，你姐沣看见它死的，跳下来 就
死了。”
    “自己跳出来的？”我想了想，皱着眉头说，“怪了，全都乱套了。”
    “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阿全嘀咕道，“真他妈乱套了。”一不留神阿全又骂了句粗 话，让
人忆起好多事情来。
    我想起金鱼，想起那些日子，半天没说话。后来我仿佛梦醒般地对阿全说，“都死了 吗？
死了就算了，没什么可多说的。”
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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